
书书书

整理说明

先父徐一士，原名仁钰，字相甫，号蹇斋，生于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，

卒于１９７１年１１月。出身于仕宦家庭，祖籍江苏宜兴，其祖父徐

伟侯道光年间进京赴试后入宛平籍，于丁未年（１８４７）与李鸿章同

科中进士，并自此结为通家之好。父亲徐致愉１８７０年在京中举

后分发山东任知县，举家迁鲁。先父于１９１０年毕业于山东客籍

高等学堂，随后经清政府学部考试，授予举人出身（时称学校

举人或洋举人，有别于科举举人）。两年后迁居北京，１９２４年

在北洋政府实业部（后改农商部）矿政司充任科员、主事。

１９２８年起，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担任编纂员，直到１９５５年退

休。在早期任职期间，还曾兼任平民大学新闻系、盐务专科

学校、北京国学补修社、北京国学书院讲师、教授。退休以

后，经梅兰芳先生举荐，被北京市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。

先父一生从事历史掌故的研究和著述，他自幼即喜读史

书，他的学问主要来自于家庭的教诲，父亲徐致愉对他的成

长帮助最大，对他的教育是比较开放的，无论经史子集乃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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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笔记，都为他讲解，启发他自学，他的三兄徐仁铎精通掌

故、骈文，四兄徐凌霄博学多才，都对他有帮助。在高等学堂

又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，精通英语，大大开阔了眼界。

另一方面家庭的政治环境影响尤深，在清末的变法维新运动

中，他的二伯父徐致靖和堂兄徐仁铸、徐仁镜、徐仁録都是直

接推动变法的重要人物。“百日维新”失败后罹重罪，“六君

子”被诛，徐致靖时任礼部左侍郎，因直接向光绪帝举荐康有

为、黄遵宪、谭嗣同、张元济、梁启超五人任要职而列为首犯，

未经审讯即被西后判“斩立决”，只因李鸿章闻讯后鼎力营

救，才改判“绞监候”，幸免为“七君子”之首，徐仁铸为光绪帝

钦典湖南提督学政，也因向其父徐致靖推荐上述五人而被判

革职永不叙用，两年后忧愤致死，遭到家败人亡之祸。这次

变法维新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，早在先父少年

时期就打上深深的烙印，萌发了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改革之

志。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，民国方建，京、津、沪等大城市新

出报刊有如雨后春笋，先伯徐凌霄与先父开始为几家报纸撰

稿，从此均步入了新闻界。１９１３年，先父迁居北京市，就应《新

中国报》聘为编辑，同年就任“报界同知会”编辑主任。他在《新

中国报》发表中国近代史料文章后，由于资料翔实，立论精辟，

很快在京师史学界引起轰动，众多报刊纷纷约稿，自此开始了

他的写作生涯，先后任《京津时报》、《日知报》、《京报》编辑，兼

任《时报》、《国语日报》、《新申报》、《商报》、《四民日报》、《大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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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》通讯，同时受《晨报》、《实报》和期刊《国闻周报》、《逸经》、

《大风》、《中和》、《古今》、《文史》、《国艺》、《大众》（分别发行于

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香港等地）等聘为特约撰述。他终日伏

案奋笔，乐此不疲，几至废寝忘食，笔耕不辍约四十年，在他多

年的任公职期间，也未中断。

先父徐一士自１９２９年７月至１９３７年７月连续８年在上

海《国闻周报》逐期发表署名“凌霄一士”的掌故文章《凌霄一

士随笔》，约１２０余万言，这是由他执笔写的最具代表性的著

作，本意是要继续写下去，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，政府南迁，

北平沦陷于日寇，被迫停止投稿，《国闻周报》不久也停刊。

日寇侵占北平后，时隔不久，因发现徐一士过去在香港《大

风》杂志发表过反日文章，日本宪兵队突然逮捕了他，关押近

３个月，期间曾遭拷打。后虽经友人保释出狱，但有相当一段

时间停止了写作。过了一些时候，有多家报刊杂志约稿，才

逐步写一些有关清史方面的文章。１９４２年，好友瞿兑之①约

请他为《中和月刊》写稿，徐一士即在《中和月刊》上连载了

《近代笔记过眼录》，这一著作可以视为继《凌霄一士随笔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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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瞿兑之先生为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，家学渊源，与先父是世交，更是文坛
挚友，他二人在清史掌故方面的研究，因有家族亲身经历的关系，更为精深。据先父在
上海的挚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周黎庵先生为回答我的询问于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８日寄给
我的复信说：“……兑之先生于１９４５年来沪，据说为荣府西席１０年，５０年代中以‘蜕
园’之名活跃上海文坛。此一时期常相过从。‘文革’开始，因江青照片事件打成反革
命集团入狱，判刑颇重。１９７２年在狱病危保外，不多日即去世。所谓集团，皆是古
籍出版社前身中华书局编辑所人员。……”由此可见，瞿先生死于“文革”中的冤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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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的又一代表作，受到史学界的关注。据说上个世纪７０年

代香港曾经影印过，本人未见到。９０年代初，我曾与台北市

文海出版社联系，他们寄来徐一士遗著的影印本，其中一部

是顾麟趾所著的《山右谳狱记》和先父的《近代笔记过眼录》

合订本，载于文海出版社出版的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第

９３６—９３７辑。１９９６年９月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《近代笔

记过眼录》。

这部著作介绍评述了清末民初十一位近现代学者、名人

所著的笔记，分别是：毓盈的《述德笔记》、卓从乾的《杏轩偶

录》、曾肇焜的《瓜棚闲谈》、高照煦的《闲谈笔记》、陈庆溎的

《谏书稀庵笔记》、江庸的《趋庭随笔》、徐华农的《南斋日记》、

高廷瑶的《宦游纪略》、史念祖的《弢园随笔》、黄清宪的《半弓

居省墓日记》、陈惟彦的《宦游偶记》。书中记载了清末的政

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民俗等诸多方面的真实情状。由

于是评介专人的笔记，与过去根据时事变迁和手头掌握或特

意收集资料去写某人某事不同，而是有针对性地挖掘选定目

标，从当时已难寻的上述笔记中梳理出最有史料价值的珍贵

资料，使其传诸后世，免于流失。笔记的内容大致有：中国现

代警政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内幕，晚清教育制度和教官生涯的

写实，学部留学生的考试，书吏的贪污腐败情况；慈禧太后深

宫祷雨和一次内廷召对的细节，官府断案的谬误，史念祖、英

果敏、僧格林沁的军事生涯；咸同年间江南战乱后的残破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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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，厘税制度建立后的腐败现象，以及科考中的大挑以貌取

人、八股与策论并考的趣谈，官场失态的笑料，张之洞被欺购

赝鼎，李鸿章未掌文衡为憾事，状元及第的殊荣，赛金花身陷

囹圄纪事，谈八字、星象与算命，“刺字”残忍谈，颐和园掌故，

等等。这些内容多是笔记作者的亲闻亲历，是不易觅得的第

一手资料，弥足珍贵，而且文笔生动流畅，读来赏心悦目。而

徐一士在移录评述之时，经常加记与之相关资料，更增加了

此书的价值。

《近代笔记过眼录》一书的整理，以台湾的影印本为依

据，纠正其中的个别错讹；原书漫漶不清之处，因无其他校

本，不便擅改，加缺围符号标识。原文中没有小标题，此次出

版保存其原貌。整理中若有不当之处，谨请方家正。

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５日

徐泽昱识于京寓亦佳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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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出版说明

　　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

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。限于当时条件，《近代史料笔记

丛刊》只出版了少数品种，后归入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》中。

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，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

加强，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，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

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，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现

予以恢复出版。

恢复出版后的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在原有规划的基础

上，做出适当调整：

一、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，上至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发生，

下至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之前。

二、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，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

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，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

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、日记、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，亦予以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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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性的辑录。

三、本丛刊所收史料，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，尽量保持其

原貌，在每种史料前，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，指明史

料来源、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。

四、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，均由整理者按文

意分段，并施加标点；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；残缺字以□代

之，错字、别字、衍字（文）、文字颠倒，改正处加〔　〕；佚文增

补文字加【　】，以示区别。

五、为方便使用，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、文字

具有特殊含义者，均加简注。

我们希冀通过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，汇集一批反映中国

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，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，帮助我

们在史料收集、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２００７年３月

２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　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目 录

整理说明 １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自序 １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述德笔记 ２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杏轩偶录 １４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瓜棚闲谈 １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闲谈笔记 ３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谏书稀庵笔记 ５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趋庭随笔 １１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南斋日记 １５５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宦游纪略 １７２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弢园随笔 １８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半弓居省墓日记 ２１４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宦游偶记 ２２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１



自　　序

余喜观杂书，于笔记之类，颇事涉猎，惟无力，不能多致，

尤乏珍秘之本耳。此类著述，大抵随意抒写，不为体裁所拘，

而内容则自国家掌故、名人史迹、以逮社会习俗、乡曲琐闻，

形形色色，樊然毕陈，或庄或谐，各具态致。虽事有信诬，文

有工拙，而流览所及，时睹可取。兹就所见近代人撰笔记诸

种，酌为介述，并摘录原文，间附考订，即谓之为《近代笔记过

眼录》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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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德笔记

《述德笔记》，四册，凡八卷，十丈愁城主人（毓盈，字损

之，宗爵将军）撰，清末军机大臣贝勒毓朗之弟也。卷尾有毓

朗所为跋，文云：“《述德笔记》，吾弟记实之作也。先考清德，

赖以流传于世，伟矣。惟对于余多溢美之词。实余学浅，平

日有不能自抑处，流露齿颊间，为所记取，有以启之，余之过

也。读者视为敬爱之言，别白观之可也。辛酉孟夏余痴生

跋。”（辛酉为民国十年。）此书卷一首列其父定慎郡王（溥煦）

行述。以下暨各卷，均记毓朗事，于其品学政绩，称道不容

口。就跋语观之，盖多出毓朗所授，颇具毓朗自传之性质也。

此书固似专为表彰毓朗而作，宣传文字之意味颇浓。然

毓朗在清末历任要职，所记动关政史资料，治国闻者，所宜览

观。如卷一中记及庚子义和团之乱，卷二中记毓朗受知肃王

（善耆）之由来。（同以王子考应封，授镇国将军，亦如科举而

称同年，一见相契，后得善耆汲引基于此。又卷一中记及考

试时情形，亦此项考试之小史料。）记善耆为崇文门正监督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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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税务。（轶事可供参考。崇文门差，向称弊薮，善耆任事时

颇有所整顿也。）卷三录其自记赴日本考察警察土木事。（庚

子乱后，善耆膺管理工巡局之任，接自日本人川岛浪速之手，

盖巡警总厅之前身也。川岛倡派人赴日考察之议，善耆委毓

朗偕川岛前往。此为日记之体，于此行记载颇详，归后即任

工巡局总监。）卷四记任工巡局总监事（为北京创办警察时期

之史料），记王维勤、李马氏两案。卷五记任鸿胪寺少卿、光

禄寺卿事。（于鸿胪寺，谓“冷署堂司，贪鄙形状，殊可笑，亦

可怜”。于光禄寺，更实写其状。此类冷署穷官，其情形素不

为人注意，读之如读《官场现形记》焉。）记官巡警部侍郎事

（亦有关警史）。卷六记以贝勒偕梁敦彦赴厦门欢迎美舰事。

（时革命党极活动，风声鹤唳，人有戒心。毓朗临行预嘱家中

后事，后在闽有刺客被捕，往返情事，录毓朗自记。）卷七记官

步军统领事，记与贝勒载涛同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及管理

军谘府大臣事，记任军机大臣事，记出席资政院事，凡是多为

有关系之记载，可供参稽。

毓朗于宣统间为军机大臣，时同列为庆王奕劻及大学士

那桐、徐世昌，共四人。卷七所记有云：“每早召见军机，四人

同上，少坐即退，复召回庆邸、那相，始议朝政。余兄及徐相

固不得与闻。摄邸重违太后意，且避嫌也。日日如此，约四

阅月。后于召见军机大臣毕，复召泽公伦贝子，时甚久，退而

朝旨降矣。初，徐相同余兄之待庆邸、那相也，往往需一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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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至此时，庆邸、那相之待命也，或过之，几日日如此。庆邸

不悦，曰：‘今日又不得朝食矣。’久之，二公又嘱军机处不得

登召见某某之事，庆邸愈不悦矣。”宣统二、三年间之枢廷史

料也。奕劻、载泽之争权相轧，为亲贵间之内讧，其龃龉之

状，于斯亦可略见。

又所记被命入军机时情事，谓：“余兄之入军机也，初无

消息，一日忽召见，摄邸问：‘盛宣怀何如人也？’余兄对曰：

‘有才能之人也。惟以某所知，伊曾司铁路、轮船、电报等重

大事业，家殷富，然未闻有益国库之入，且各局率多泄沓少振

作，余则未知也。’退，即闻盛某著回交通侍郎任之旨下矣。

嗟乎，未一载川汉铁路事起，终以亡国，使盛公不坠尚书，或

尚不至此也。谁实为之，谓之何哉。余兄不可谓非先见也，

然怒之怨之者固大有人在也。无何，朝命下，余兄同徐公世

昌入军机。次日入值，同人有异色。亭午，忽隆裕皇太后召

摄邸，良久不下，庆邸与那相约略其词，相视而笑，既而军机

章京报摄邸退而归府矣。庆邸问有何谕旨，云无之，惊谓那

相曰：‘何以无之？’那相漫应之，旋曰：‘无事，可散矣。’遂散

值。归后，微闻某方面诉之皇太后，太后怒，召摄邸，欲收回

成命。摄邸固持不可，乃已。”时载泽以辅国公任度支部尚

书，为孝定后所倚信。盛与载泽相结，恃为奥援也。

毓朗为北京开办警察甚有关系之人物。卷四记任工巡

局总监事云：“方兄之东行也，肃邸委之充工巡局总监，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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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监张柳代理之。张君久充幕僚，于公事熟悉，非卤莽灭裂

之比。惟涉世久，习于揣摸，以官为家，未能免俗为憾耳。上

之东还也，诸豪贵亦归，守旧之俦势复盛。而日人操京师警

务之权，张君介乎两大之间，巧为趋避以应之。川岛之练巡

警也，分三科，曰高等、中等、初等。初等卒业，即补巡警；高

等、中等卒业者，即任为警巡巡长。执行职务时，有功过辄干

涉之。张君苦之，乃以总监未归，凡警务学堂卒业送局请用

者，以候总监归核办遣之，而别募厮隶走卒充巡警，嘱托逢

迎，势所难免，警务为之一衰。兄归，乃说肃邸力行新法，凡

非警务卒业者，均不得服制服，饷亦不得与卒业比。饬各局

委员待卒业长警以礼，不得视同厮养，禁刑责。时各分局总

办多陈人，协巡局之旧也。西北分局总办某，责巡警，且不以

道。兄怒饬之，调巡警于总局，立奖之。某怒辞职。旋裁西

北分局，归并西局焉。警巡之初设也，分八等，以慎重名器之

故，无至六等者。有一掌全局警务者，当局以其兄为显宦也，

擢充四等警巡，而彼时尚未受高等教育。至是兄不以为可，

即日饬调往西南分局，且嘱遇选高等生时，送入警务学堂教

之。惟学堂卒业候差之人，闻余兄之归也，群以任差之期相

诘。兄乃往见川岛，与之约曰：‘君，君子也，以后学堂之权，

君操之，以育警德，培警学，高其人格；地方行政之权，予操

之，以一事权而便措施；消防队人，皆选自众中，人品学问较

优，予与君共监督之。何如？’川岛曰：‘将军言诚是。然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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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场多腐败，不重公务，奈何？’兄笑曰：‘今日以前工巡局，他

人事也，今日以后余任之，功罪皆所不辞。同行久，阁下岂尚

视予等于余子耶？’川岛笑允之，警权遂分。乃谕局员曰：‘学

堂初等科卒业者，均准照学堂所定等级著制服，未有相当缺

可补时，皆以三等巡警授之。中等科之巡长，高等科之警巡，

皆如之。’学堂与工巡局，遂无抵牾处。久之，不得意之徒，遂

媒蘖其间。一日，川岛有事相商，忽曰：‘与将军处久，颇相

信，惟警权之交还，人谓仆为将军所绐，何也？’兄笑曰：‘人言

无足恤。君静思予绐君否？’川岛思之良久，对曰：‘将军实未

尝见绐也。’一笑而罢。川岛名浪速，东邻君子也，初随联军

到京，寓东城大市街三条胡同恩宅，秋毫无犯。一日，兵误毁

一木凳。川岛乃召房主人，与之道歉，问索赔若干，罚其兵给

之。时八国之兵分踞四城，扰攘无已，时闻侵占人所有物，无

敢过而问者。今川岛待人如此，愈感之。恩姓与余家为姻

娅，故知之稔。乔口勇马之在顺天府署理警政也，不通中国

语，假手翻译绅士，多为所蔽。乔口去，乃易川岛，司北京警

政。联军退，设协巡局，工巡分局之所由来也。绅士之中有

瑞某者，平日交欢川岛，颇窃权威，及两宫欲回銮，大惧，乃约

某某往见肃邸告密，力诬川岛有野心。肃邸大笑，谓兄曰：

‘瑞某思以一身脱祸，负川岛矣。’后此公任总督，终以滑脱误

天下，悲夫。（按：瑞某谓瑞澂也。）余兄之任警务也，于一切

措施，多不循蹊径，一时豪强敛迹，有行行且止之畏。一切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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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皆罢之。

……时当承平久，捕务懈弛，强有力者以设赌庇匪为荣，

虽三令五申，信尝必罚，无效也。兄乃自访聚赌处，饬分局总

办自往抄之，王公府第之设局者，一时敛迹。有溥十者，某贝

子之子也，有设赌庇匪之事，弹劾之，囚于宗人府一年。有一

宗室崇子后，广交游，独不畏法，设赌局，与西北分局对门相

望。局中司法处委员刑曹司员文某，怙恶不悛，婪赃无度，总

办畏之，转恃以鱼肉乡里，所以前日有因抄赌得罪之巡警也。

兄怒，饬捕崇某，终无敢捕之者。索之急，崇某乃夤缘肃府，

趁演剧时，以走票见肃邸，肃邸慷慨无畦町，遂得幸。一日，

忽跪地不起。王惊问之，旁人曰：‘无他，将军捕之急耳。’王

大笑，谓之曰：‘将军捕汝，我亦无能为力，但不至由我府中捕

去。若尔行街道中，须自小心也。’崇气沮，始闭赌局。文某

终以墨败，遂撤局差。初，国家设八旗，分二十四固山，即兵

籍之制，满蒙汉人皆入之。自庚申后，旗饷日减，生齿日繁，

率皆贫窭。庚子之变，饷断者数月，幸川岛招练巡警，多应

之，故内城巡警皆旗人，生计赖以少苏。外城仍五城御史之

旧，相形见绌，后亦照内城设总局以理之。兄建议推广招募

密云小五处驻防，救济无算，有劝肃邸添招客民以消畛域者，

又有劝肃邸改用上海租界管理法者，兄笑曰：‘旗人满蒙汉皆

具，且有回子、缅甸、高句丽、俄罗斯人，何谓畛域也？今旗人

失饷，无以为生，徒要不分畛域之虚名另募，何如因利乘便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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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得计也。警务之学甚深，外人管理章程与其本国不同，简

陋不足法也。’皆拒也。庚子之役，德国公使克林德死之。既

和，要为克林德立石坊于就日坊北，外部任建筑役。承修之

商人古玩铺掌柜人高尚仁善奔竞，一日，石工聚赌于通衢，禁

之不止，乃大哄，巡警捕之，被殴伤，因并逮高。时已上灯，兄

正由局将归，乃饬暂禁押所，忽有奉宸苑文书至，视之，乃索

放高尚仁者。首书‘承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

太后仪銮殿钦命要工商人高尚仁’云云，后列庆亲王大学士

某某等十余衔。兄阅之，大怒曰：‘此宵小藉势庇匪之惯技，

不惩无以安闾阎矣。’乃提高至，掷文书与看曰：‘殴警之事，

是非曲直，明日讯尔，今杖汝为此文书也。’乃重杖之，置文书

不覆。川岛之操警政也，一扫旧日步营诈索闾阎恶习，对待

人民以平和手段为归。兄接管后，力守斯旨。时有故习复萌

者，辄罪之，虽分局长官多旧日官僚，陋风终难尽革，然与昔

日管地面者已有上下床之别矣。忽有建议归并外城者，兄拒

之，曰：‘外城袭五城御史之旧，多南省京官，奴隶坊官，秽污

街道，动以流言挟之，未可轻于合并也。内城极力整理，外城

可暂听之，徐图着手，否则使我内城维新之萌芽夭折矣。’乃

止。又有以上海租界章程献者，肃邸交局议，兄仍否认之，

曰：‘洋商之于租界，非其治国法也，因陋就简，居留地之公约

耳，何足效之？’后复有以招民人充巡警请者，余兄曰：‘庚子

而后，八旗生计奇窘，巡警之额有限，除老病残疾外，尽以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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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，犹虞不给。旗人习于弓马，奔走是其专长，又有底饷，虽

少足以资其养生，化无用为有用，因势利导，未可更张也。或

日后扩充外城，再议未晚。’事遂寝。”工巡局时代之北京警察

史料，罕见记载，此所记于毓朗或有溢美，而可供史家之

要删。

又卷五记其任巡警部侍朗事云：“余兄之升任巡警部侍

朗也，以吴越（按：“越”应作“樾”）炸五大臣于火车站，朝廷建

设专部，使徐君世昌整理警政始也。工巡局自肃邸丁内艰卸

事，那尚书桐继之。未几炸弹案出，改设巡警部，收外城归巡

警部直辖。徐君世昌补尚书，余兄与赵君秉钧补左右侍郎。

（按：赵氏先赏三品卿署理，后乃真除。）……徐君雄才大度，

刚毅有为，内城事仍托之余兄，外城事则托之于赵君秉钧，以

张元奇、钱能训、延鸿、吴廷燮等充丞参，规划天下警务，议设

警官。余兄力持必作文官阶级，以议者欲以参游都守位置

之，蹈步军统领衙门覆辙。兄曰：‘武弁久为社会所轻侮，参

游都守，习于卑鄙龌龊，一旦以此名之，则数年之功堕矣。’执

不可。乃设文官，议者又欲以六品为极，兄言于徐尚书，乃以

四品为之长。退而语人曰：‘我非争巡警之官阶，为保持其人

格也。我之任工巡局总监也，厚巡警之俸给，尊其身份，巡警

有所关白，我未尝不正容接之，立而与语。委员有慢之者，斥

之；巡警有自薄者，惩之。言出法随，从无反汗，一洗旧日徇

情枉法之习，以故有所惩无敢为之词者。惟遇事一再审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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